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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七年的江南社会与关于北京的信息

〔日 〕 岸本美绪

底艳 译 赵世瑜 审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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崇祯十七年 ( 1 644 年 ) 三月十八 日
,

李

自成农民军攻陷北京
,

包围了紫禁城
。

传言十

九 日晨
,

崇祯皇帝自缴于紫禁城后面的煤山
。

二十日到二十一 日
,

这一信息已 在京城 内传

开。
。

从二十一 日到以后的几 日内
,

皇帝和皇

后的遗体被装在简陋的棺材里
,

放置在东华门

外
,

但据说无人敢来拜祭②
。

尽管李自成起义军给北京造成的危机已是

众所周知
,

但对于全国的士大夫阶层和百姓而

言
,

崇祯皇帝 自杀的消息给人们带来的冲击仍

不音是晴空霹雳
。

在战乱之中
,

信息的传递较

为缓慢
,

即使在皇帝自杀的消息已经传开的地

区
,

人们仍长时间处在将信将疑之中
。

本文在

尽可能的情况下收集了江南各地的记录
,

记载

了在第一时间得知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
,

关于

明朝灭亡的冲击波是如何传至江南社会的
。

本

文试图尽可能地再现当时的状况 ; 我的研究限

于江南地区
,

是因为还没有搜集到充分的关于

其他地 区的材料 ; 而且也正是因为江南当时没

有被卷入大规模的战乱
,

皇帝 自杀的消息才有

如晴天肺雳
,

其冲击波才被生动地记录下来
。

在以往的研究中
,

也有人从若干侧面提及

明亡信息传到江南的过程
。

根据最近的积极研

究
,

关于明清时代的信息传递系统的情况 己渐

趋明朗
,

朱传誉和尹韵公等人特别通过塘报的

作用论及明亡时期的信息传播③ 。

另外
,

大木

康把明末作为
“

初期大众传播社会
” ,

指出冯

梦龙等江南文人在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

用
,

同时他还触及明朝灭亡的消息在江南传播

的事例④
。

在明末清初这个多事之秋
,

江南的

士大夫和百姓对北方形势异常关心
,

这毫无疑

问会有助于信息传播系统的急速发展
。

关于李自成起义军占领北京 的信息传播
,

从农 民战争史的史实角度也有饶有兴味的研究

成果
。

顾诚
、

栗星等人论证了李自成起义军中

一名首领李岩其实是传说中塑造出来的
“

乌有

先生
” 、

虚构人物
,

并 由此 出发
,

比较研究了

当时的种种史料
,

揭示了李岩从
“

传说人物
”

到
“

演义人物
” ,

再向
“

史籍人物
”

演变
、

最

终出现在 《明史》 中的经过⑤。

他们的直接 目

的
,

与其说是阐明当时的信息传播方法
,

倒不

如说是通过严格的史料批判
,

进行关于农民战

争史实的确定
,

以及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
。

其

研究是对捏造史实的批判
,

体现了去伪存真
、

实事求是的精神
,

但同时
,

他们所涉及到的江

南地区关于北京的信息问题
,

却使我们注意到

模糊 的
、

相互矛盾的流言蜚语渐渐变成
“

真

实
”

的有意思的过程
。

在当时的江南社会
,

传播着混乱的流言
。

如果把这些也当作历史事实来看
,

有可能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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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新的研究思路
,

即借此把时人包含着暖昧

不清的认识加以重组
,

看看时人究竟是以什么

样的态度认识北京的形势的
。

对于明清之际江

南社 会出现的恐慌
,

在将其视为
“

民族斗争
” 、

“

阶级斗争
”

等重大 问题之前
,

不如把这些作

为基于 人们具体动机的集体行为来理解和考

察
,

即使有误解和混乱 对阐明时人对形势认

识所应有的态度也是必要的
。

通过从亲友那里

得来的消息
、

附近的传言
、

来自北方的人的见

闻以及小报的泛滥
,

我们可以了解人们的心理

是怎样动摇的
。

考察明清之际江南 区域社会的

恐慌状态
,

并追溯人们的心理
,

不能不说是很

困难的
,

但却是很有意义的
。

作为这一思路的

初步工作
,

本文试图把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是

何时和怎样传向江南各地的过程做一番清理
。

一
、

北京陷落信息传播到

江南的过程

如前所述
,

崇祯皇帝的死讯在一两夭后就

己为北京城内的人所知
。

一般认为
,

这个消息

是通过北京与江南的大动脉—
大运河传播到

江南 的
。

在北京以南约 200 公里处
,

是运河沿

岸的城市
、

北直隶的沧州
,

三月二十五 日
,

随

着知府的逃亡
,

士兵也作鸟兽散
,

城中的绪绅

之家取下了门额
,

商人用泥土堵住了雨道的入

口
,

到处是一片紧张的气氛
。

前几 日从南京来

此赴任的程正摆来到知州衙门
,

知州长跪而大

号曰
: “

大事去矣 ! 十九日京外城溃
,

内城不

保
,

内监既夜半潜去
,

今早有本 州大秀才王某

某等七八人来
,

强索 印去
,

往迎顺朝矣
。

惟待

死… …
” ⑥

从北京南至淮安
,

直线距离大约有 800 公

里左右
,

到三月二十九日京城失守的消息才传

到这里
,

但当地对此还是将信将疑
,

至于得到

崇祯皇帝的确切消息
,

那已是四月初九了
。

滕

一飞在 (淮城纪事 ) 中对当时的状况做了如下

描述
:

初八 日
,

路军门 (淮阳巡抚路振

飞 ) 传一令箭
,

谕合城 乡绅
、

乡约俱

集城隆庙议事
。

众谓必守城事耳
。

次

日众大集
,

军 门始述 三 月十九 日 事
,

出塘报 于袖中
,

使众阅之
,

云
“

闯贼

已入京城
.

百官从逆者甚众
.

伪官代

本院者即至
,

诸生今 日将效保定徐抚

台故 事
,

我 出迎乎
,

抑 念皇 家厚恩
,

祖父世泽
,

大家勉力 一 宁乎 ?’’ 言毕

泪下
。

众亦 多泣者
。

已 而 陈说纷纷
,

俱迂缓 不切
。

路公谢而遣之
。

自是人

心逾迫
,

私逃者不绝
。

距 长江很近 的江北城 市如皋
,

不在大运河沿

岸
。

关于三月十九 日的确切消息到四月十五也

传到 了此地
。

据携爱妾董小宛省亲的冒襄说
:

“

甲申三 月十九之变
,

余邑清和望后
,

始闻的

耗
。

邑之司命者甚懦
,

豺虎狰狞踞城 内
,

声言

焚劫
,

郡中又有兴平兵四溃之警
,

同里绅拎大

户
,

一时鸟兽骇散
,

咸去江南
” ⑦

。

北京失陷
、

崇祯皇帝 自杀的消息在四月初

的长江以南地 区似乎作为含混模糊的传言四下

流传
。

不过
,

江南民间得知确切消息是在四月

末五月初
。

江南最早得知崇祯皇帝 自杀的确切

消息的
,

想来应是 留都南京的官员们
。

(鹿樵

纪闻》 中说 : “

顺治元年四月戊午朔
,

明留都

闻京师之变
,

尚书史可法… …等誓告天地
,

号

召四方起义勤王
’ ,

⑧
。

似乎在四 月初一北京陷

落的消息就 已传至了南京
。

但是
,

史可法在四

月初一发布的 (勤王讨贼檄文 ) 中
,

仍以
“

当

今天子
”

来号召勤王⑨
,

由此推测
,

皇帝 自杀

的确切 消息还未传到南京
。

如文秉 ( 甲乙事

案) 所述
, “

崇祯十七年夏四月戊午朔
,

南京

兵部 尚书等官史可法等誓师勤王
。

是时有传京

师失陷者
,

犹疑信相半
。 ”

关于确切消息传到南京的 日期
,

史料的记

载是各种各样的
。

例如
,

顾炎武 (圣安本纪 》

中记
: “

四月己 已 (十二 日 )
,

烈皇帝凶问至南

京 ,’; 计六奇 《明季南略 ) 中记
: “

十 四 日辛

未
,

有内官至南京
,

府部科道等官始知北京被

陷确信
。 ”

这些都不是根据 自己亲眼所见的记

述
,

根据什么也不清楚
。

基于亲身经历将当时

南京的状况生动逼真地记录下来的
,

首推陈贞

慧的 (书事七则 ) 中的
“

书 甲申南 中事
’ ,

。
。

根据该记载
,

同年三月陈贞慧返回故乡宜兴
,

“

道路之 口惊传不一
” , “

吾 邑又当僻壤
,

北来

实耗
,

无从得知
” 。

所 见所 闻使他 心中不安
,

于是在四月八日冒雨来到南京
,

次 日即拜访政

府官员卢象观和姜曰广
。

他们所掌握的消息与

民间传言并无显著不同
。 “

再日余又往见姜公
,

姜公见余握手喜曰
,

有一佳讯
,

昨史公书来

云
,

上已航海而南
,

东宫亦间道出矣
,

出司马



札示 余 0… … 不 一 日 而北 中逃 亡者 踉 跄 至
,

云
,

上于三月十
一

九日自颈煤山
。

十
一

七日传
,

北

中一大老
,

止一仆赢滕
,

徒步进通济门来
,

问

之则旧辅臣魏照乘也
。

魏亦先世门下士
,

余即

往讯之
,

曰信言死事者历历可数
。

再欲详其颠

末
,

曰
:

余亦仓皇出都门外
,

多得之道路云
” 。

由于 当时南京诸大老纷纷到魏某人这里来打探

消息
。

所以开始了解了一些北京的实情。
。

弘光帝即位后
,

南京阁臣高弘图的幕僚谈

迁具体记述了这一时期的实况
: “

甲申四 月
,

京报绝月余
,

留都疑沮
。

十三 日
,

有中人夜至

内府云
,

京师三 月 十七 日失守
。 ”

南 京诸 臣
“

俱集议监国… … 恐北耗未确
,

退巡未决… …

二十六日
,

有中人奔南
,

备悉 凶问
” 。

于是就

在该日不顾反对意见而拥立福王。
。

祁彪佳的

日记记录了在此前后他所得知的北京消息
。

当

时他正响应勤王的号召
,

离开浙江 山阴老家
,

处在赴南京的途中
。

他向沿途各地官绅打听北

京的消息
,

并详记在 日记上
。

四月六 日的 日记

中记
, “

至贼围京城
,

则未确也
。 ”

十四 日
,

他

从浒墅关关使处得到
“

京城于十八 日被困
”

的

消息 ; 二十一 日
,

从苏州来无锡的友人告知
,

“

外城有不保
” ; 二十五 日知

“

神京无恙
”

而喜

不自胜
,

二十七 日从南京来的友人处得知燕都

之变的确信
,

知道皇帝
、

皇后殉国的消息后
,

“

为之仿徨彻夜
” 。

二十八 日祁彪佳到达南京城

外
,

从友人太常何大流处听到
, “

南京于廿 一
、

二 日已知北都之变
” 。 。

综上所述
,

我们可以推断
,

南京诸臣从四

月中旬络绎不绝逃 自北京的人中得到 了皇帝 自

杀的确报
,

但是这一消息并未马 卜传向民间
。

据陈贞慧 《过江纪事 ) 中所述
,

北信到达南京

之初
,

魏国公徐弘基
“

约卿贰言路集其家
,

招

入密室
” ,

告知凶耗
。

他们号哭尽哀之后
,

约

定
: “

冠服姑如常
。

禁讹言者杀亡赦
” 。

如后

述
,

浙江绍兴府的刘宗周得知皇帝死讯
,

顾左

右而言他
,

不许发丧 ; 而且他的门下— 桐乡

县的张履祥也如此
。

知北京凶耗后
, “

匹夫孺

子
,

莫不震惊拗哭
。

上下官司
,

理狱讼
,

急征

输
,

若为弗闻也者
。

虽有闻知
,

曰哀诏未至
,

真伪未可信
” 。

。

五月四 日
,

由监 国的福王发

布哀诏
,

至此
,

北京的凶耗才通过 民间的流传

在江南社会传播开来
。

二
、

关于北京消息的传播

与民间的骚乱

随着北京陷落
、

崇祯皇帝 自杀的确切消息

在江南各地的流传
,

在各个都市中
,

关于奴变

和所谓无赖暴动计划的流言也不胫而走
,

动荡

不安的气氛 日益浓重
。

如南京附近的金坛
,

在四月二十八 日始闻

京师之变。
。

而据光绪 (金坛县志 ) 卷 15
“

削

鼻班
”

中记
,

同年四月
,

沈绍本和岳文芳听到

北京失陷
,

倡首谋议
,

开始奴变
。

至于无锡的

情况
,

计六奇在 (明季南略 ) 卷 1 的附记中
,

记录
一

了自己的体验
:

四月二 十 七 日
,

予在 芳氏看梨

园
,

忽闻河间
、

大名
、

真定等处相继

告陷
,

北 都危急
,

扰未知陷也
。

芳氏

乃 罢宴
。

二十八 日
,

予下 乡
,

乡问乱

信汹 汹
。

二十 九 日下 午
,

君征叔云
,

崇祯 皇帝 已 经 死 于 煤山 矣
。

予大 惊

异
。

三 十 日夜
,

无锡合城惊恐
,

盖因

一班 市井无赖闻国变信
,

声言杀知县

郭佳 J能
,

抢 乡绅大户
。

郭邑尊手执大

刀
,

率役从 百人巡行竟夜
。

嗣 后
,

诸

大家各 出壮二
、

三十人从郊令
,

每夜

巡视
,

至五月初四夜止
。

另外
,

无锡乡绅华允诚发布的 《公讨降贼逆 臣

檄》 中也写到
:

·

“

允诚等于五月朔 日
,

惊闻国

变
” ⑥

。

同样
,

在常州府的江阴县
, “

四月三十

日夜
,

始得都城凶闻
。

市井不逞之徒
,

乘机生

乱
,

三五成群
,

各镇抢掠焚劫
,

杀人如草
” 。

。

在江南 最大的城 市苏州
,

三 月十 九 日之

变
,

早在 四月初便 已传于民间
,

可是 因为
“

理

所必无
” ,

人们不敢避信。
。

苏州举人郑敷教

也在四月初从应天巡抚张国维那里听到三月十

九日之信
,

但得到确报则是在五月初 了0
。

张

国维三月十日刚离开北京
,

想来应是在途中得

此消息
。

因殉 崇祯皇帝而一举成 名的生员许

淡
, “

甲申端午闻神京之变
,

谓闯党流言
,

逢

述者辄斥之
。

已知不诬
,

欲贵人求起 义
,

不

得
,

号拗求死
” 。

。

刀份卜
, “

觉 凶问为真
,

枫桥无赖遂盟聚众

多
,

远近协应
,

欲为不轨
。

居民惶惧
,

咸恐身

家不保
。

四月终
,

五月初
,

挚货努
,

携 内眷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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潜避洞庭山
、

阳城湖
、

光福及诸僻者
,

十有四

五
。

此由宦家巨室为之倡也
’ ,

。
。

哀诏发布后
,

从五月九日至十一日这三天里
,

苏州生员在府

学明伦堂哭庙
, “

士民数万人甸甸奔哭
” 。

。

九

日
,

巡抚祁彪佳得到
“

苏州城门闭
,

岌岌将有

变
”

之报。 ; 十 日
,

士 民袭击项煌等四家
“

从

逆
”

官僚的府第
: “

毁其器物
,

散其货蓄
,

以

泄众心不平
” 。

。

当时苏州流传
“

李 自成寇骑

南下
,

伪官踵 至
” ,

苏州人心极其 不安
。

五月

一 日弘光帝即位于南京
,

人心方定 .
。

从苏州沿大运河南下的昊江
,

得到北京消

息的情况也与苏州一样
。 “

四月初二 日
,

昊江

赛会
,

目睹者云富丽异常
,

为郡中从来未有
。

是时北都不祥之说已竞传
,

民间犹为此举
,

可

见人无优 国之 心
’ ,

。
。

不过
,

在四月 中旬
,

此

消息还是含混不清的
。

据 叶绍袁记录
: “
四月

闻都城失守
,

天子蒙尘… … 五月初一 日
,

严甥

仲日来
,

始知不忍言之事
,

为之一坳
,

心摇摇

如族悬者累 日
’ ,

。
。

不在运河沿线的江南三角洲东部
,

确切消

息的传到比之苏州似乎还迟了数 日
。

苏州府辖

的太仓州
, “

五 月初方知确言
” .

。

太仓人陈世

仪的一首诗的诗题是
, “

五月四 日得先帝惨报

确信
,

四海 同仇
,

若丧考毗
,

洁朝乡绅有楼船

广筵纵观竞渡者
,

愤而刺之
” 。

。

至于在这种

紧迫的情况下
,

官绅们仍兴致勃勃地观看端午

节竞 渡 的 事实
,

昆 山人 归庄 也有类似记 录
,

“

书生闻变涕露裳
,

狂悖人心未可量
。

青缓铜

章口比日
,

吴歌楚舞醉霞 筋
。 ”

此绝句后面有

注
: “

四月晦 日
,

粮储道 中演戏
,

五月朔至

端午
,

嘉定知县 日挟妖童 娟妓观龙舟
。 ”

@嘉 定

人苏融的 《惕斋见闻录 ) 中有
“

端午后始得此

信
,

于是 邑有逆奴乘乱焚劫索契之变
” 。

同样
,

嘉定的侯桐曾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
: “

仆前月

(四月 ) 直走京 口
,

止为北问渐危
,

不逞宁处
。

比归半月
,

日夕旁皇
,

及端午之 日而 大变至

矣
。 ”

0 从这些记录可知
,

嘉定得到北京失陷的

确切消息应在五月五 日左右
。

关于松江府
,

陈子龙记有
“

五月二 日而京

师告陷之 信至 矣
’ ,

0 ; 关于 上 海
,

曾羽 王 的

(乙酉笔记》 和姚廷遴的 《历年记》 提供了很

有意思的材料
。

上海生员曾羽王在四月十二 日

从友人处得知北京事变的消息
, “

下沙王子羽

至余馆
,

言从上海高孝廉典籍处得总戎高定侯

家报
,

言北事有变
,

询之不言所以
,

但云十日

2 8

内有确信矣… … ” 。

二
一

1 九 日
, “

李 自成破京
、

先帝 自尽煤山之信至… … 于是人情皇皇
,

靡所

依泊
。

凡远近溪谷之民
,

无不痛哭呼号
,

愿为

先帝死者
。

吾松从贼诸臣
,

则有翰林院庶吉士

朱积
、

给事中杨枝起
、

翰林春坊杨汝成
、

给事

中翁元益等
。

郡城诸生
,

遍出讨檄
,

举国若

狂
。

不一月
,

宏光立
,

人心稍定
” 。

如果曾羽

王四月二十九日就得到北京陷落的确信这一日

期正确无误的话
,

那么就江南三角洲的东部地

区来说
,

可以说是很早的了
。

又据上海人姚廷

遴所记
,

他得到北京陷落的消息
,

是在五月初

五端午节与亲戚一起的宴会上。
。 “

忽报沈伯

雄来
,

觉枪惶之状
,

手持小报云
,

四月二十五

日
,

闯贼攻破京师
,

崇祯帝自溢煤山等语
。

叔

祖 (姚永济 ) 闻之大惊
,

大伯
、

二伯 (永济的

长子
、

次子 ) 俱失色无措
,

遂收拾杯盘
,

斟酌

避难
。

不一 日有大报到
,

民间吟 闻
。

又不一

日
,

报福王监国南京
· ·

一是时我郡太平 日久
,

民不知兵
,

饥荒连岁
,

人思奔窜
,

老幼不宁
,

讹言 日至
’ , 。

当时又传 闻清兵南下
,

四镇兵写
不敌溃走

,

到处抢掠
, “

时常夜半讹传
,

枪惶

奔走
。

士大夫之家
,

俱练习家丁
,

教之枪棍
,

树兵设械
,

鸣金击析
,

张威耀武
,

各 为防护

焉
” 。

姚廷遴的叔祖永济曾任浙江布政使
,

是

个有经验的富绅
,

但 他也和普通 人一样
,

从
“

小报
”

上得知北京陷落的消息
。

从吴江县沿运河南下
,

可到浙江嘉兴府
。

在距嘉兴府很近的嘉善县
,

乡绅陈龙正是五月

一 日得知北京失陷
、

皇帝 自杀的消息的
。

他同

年二月离开北京
,

三月刚到达家 乡
,

因此十分

担忧北京的形势
,

积极搜集北京的信息
,

但也

是到了五月一 日才接到皇帝三月十九日于煤山

殉国的消息
。 “

时人情汹汹
,

又传言逆 闯兵且

南下
,

公知史公 (讳可法 ) 方握兵上游
,

必能

大计
,

当收拾人心待之… … 顷之闻福藩监国
,

公喜且泣
” 。

。

据嘉善人魏学镰 (东林派的著

名人物
,

被魏忠贤阉党杀害的魏大中之子 ) 的

讨伐
“

从逆
”

檄文 (为 (惕斋见闻录》 所收 )
,

魏学镰的奴仆张顺携家书从北京而来
,

至魏家

已是五月初一的事
。 “

五月初一 日
,

逆奴张顺

到家
,

传知北信
,

合邑摧震
,

手足询允权 (学

镰之子 )
” 。

陈龙正也许就是 由此而知北京消息

的
。

北京陷落的消息传到绍兴府刘宗周处
,

也

是五月初的事了
。

据其门人所编详细的年谱所



言④
,

五月二 日
,

某门人告诉他北都沦陷
,

皇

帝 自杀
,

他愕然失神
。

不久
,

得知消息的数十

名门生都聚集他处
,

次 日便去杭州拜会了巡抚

黄鸣俊
,

请求发丧和出兵
,

但巡抚却以
“

事或

未确
,

宜少镇静
,

以安 民心
”

为 由
,

不肯发

丧
。

刘宗周被激怒 了
,

责问巡抚
: “

君父变出

非常
,

公专 间外
,

义当枕戈泣血
,

以激 同仇
,

乃反藉 口安民
,

做逊避之计 !
”

再过一 日
,

杭

州已传来越来越详细的消息
,

士 民汹汹
,

聚集

于刘宗周的府邸
。

刘宗周力劝巡抚
,

若要安民

心
,

就应发丧
,

但巡抚仍以哀诏未下为借口而

加以拒绝
。

结果刘宗 周等被驳倒
,

不得不服

从
。

北京陷落的消息由浙江再传至福建
,

五月

初二到福州。
,

二十七 日到漳浦。
。

关于有关

信息在江南以外地区的传播情况
,

留待它文另

述
,

这里仅就以上所述江南地区的情形
,

略作

几点总结
。

第一
,

在江南的主要城 市
,

如南

京
、

苏州等地
,

北京失陷的消息四月初就 已流

传
,

但此时还无法确证流言的真伪
,

人们
“

疑

信相半
”

的状况持续得相当长
。

在四月末到五

月初
,

江南士 民才得到确信
。

若在和平时期
,

通过邸报等传来北京的信息
,

大约有一个月就

可到达江南。
。

如此一比
,

三月十九 日北京 事

变的确报在 四月末才传到江南
,

已是 相当迟

了
。

这当然是因为北方地区的社会混乱
,

送信

人的脚步受到阻碍 ; 同时
,

或许也与南京官吏

对于信息传播的消极态度有关
。

从刘宗周之例

可以看出
,

即使民间已广泛流传关于北京凶事

的消息
,

但官僚的反应却很迟钝 ; 第二
,

就四

月末
、

五月初江南内部的信息传播情况 来看
,

事变的确信传到江南各处的过程
,

相当迅速而

彻底
。

从四 月二十八 日到五月五 日这段 时间

里
,

在江南城市
,

无论是士绅还是百姓
,

都是

第一次接到皇帝 自杀的确报
,

并大吃一惊
。

观

其传播路线
,

首先是运河沿线知道较早
,

江南

三角洲东部似乎稍迟
。

第三
,

皇帝 自尽的消息

引发 了江南各地的骚乱
,

金坛
、

嘉定及上海的

奴变就是以明朝灭亡的消息为契机而发生的
,

对此一直颇受瞩 目
,

而在无锡
、

江阴
、

苏州
、

太仓
,

市井无赖之徒结盟企图不轨的事都得到

记录L
。

在苏州
、

松江
,

对
“

从逆
”

官员的指

劫
、

对其府邸的袭击
,

也可被看成是在李 自成

军和清军南下 的不安气氛中发生的一种士变
、

民变
。

随着五月十五 日弘光皇帝的即位
, “

人

心稍定
” ,

但次年六 月这个政权 垮台的时候
,

伴随着权力真空
,

恐慌状态 又再一次大规模地

出现
。

三
、

信息传播的途径

北京陷落的消息是通过什么媒介传到江南

的呢 ? 北京失陷后
,

邸报的发行 当然停止了
,

江南士民得知北京的消息有以下几种来源
,

如

冯梦龙 《甲申纪事》 所收 《篙江 (松江 ) 府阖

郡士民讨逆贼杨汝成檄 ) 中有
: “

汝成之降贼

与贼之爱汝成也
,

一见于杨御蕃之塘报
,

一见

于逆孽杨时亮之办单
,

一见于徐敬时之 日 述
,

一见于国难纪 闻
” 。

作者列举这些资料作为罪

证
,

却同时揭示了四种信息来源
。

北京信息传

到江南
,

大约可分为两个阶段
,

一是北京信息

到达江南的过程 (第一次传播 )
,

二是到江南

后 由各地士民广泛传播的过程 (第二次传播 )
。

下面即按此两阶段
,

简单地考察一下各种信息

传播的途径
。

在第一次传播过程中
,

最详细且最重要的

信息源
,

应是从北京来的逃难者的亲眼目睹的

口述
。

北来逃难者所带来的消息
,

往往随消息

提供者的名字广为流传
。

他们到达江南的最早

时间好象是四 月初
。

一般认为
,

苏州生员袁 良

弼的 《公讨 降贼 伪官项煌
、

宋学显
、

钱位坤
、

汤有庆檄》 ( (甲申纪事》 所收 ) 写于五月 .t 日

的袭击事件之前
,

其中说
:

初逆贼魏学镰 家人 自北逃 归
,

暂

止西 郊
,

已凿凿言诸城从逆丑状
,

即

应声罪公讨
,

然弼等扰谓乱臣贼子之

名
,

岂可轻以加人
,

迟之数 月
,

而 南

还者接踵
,

不但 口诛无异
,

抑且笔记

昭然
。

如上述
,

第一次向苏州士人告知从逆诸臣

消息的
,

是四月初到达的魏学镰之奴 ; 其后从

北京逃到江南的人日多
,

他们的所见所闻就开

始传播开来
,

但这时还只是简单地谈及初期信

息提供者所说的内容
。

关于四月十七 日到达南京 的魏 照乘的情

况
,

已如前述
,

他可以算是当时苏州这个江南

信息中心的信息提供者
,

在 日后信息的广泛传

播中占有重要地位
。

冯梦龙在 (甲申纪闻》 的

序言中
,

将消息的来源叙述如下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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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申燕都之变
,

道路既里
,

风闻

溢言
,

未可 尽信
。

候选进士 彭遇甩 于

四 月一 日
,

候选经历慈勒冯 日新于 十

二 日
,

东海布衣盛国芳于十九 日先 后

逃 回
,

各有述略
,

不元同异
。

武进 士

张魁十 六 日 出京… … 吾 乡有贾人于五

月望 日 出城
,

则李贼已逛
,

而燕京化

为虏国
,

所述甚悉
。

此处所举盛 国芳
,

在前述松江府讨杨汝成檄
、

苏州府讨项煌檄中
,

是 目睹北京投降者丑态的

见证人
。

由此可以想象
,

这些檄文的起草者从

北来的避难者那里直接获得了信息
。

在 《丹午笔记》 收录的王心一等的 《讨时

敏檄 ) 中
,

列举了魏学镰的家人
、

吴雨埙的家

人
、

武进士王三锡
、

京商周云章的姓名
,

作为

时敏投降的证人
。

总而言之
,

提供北京信息的

人
,

除了高官以外
,

似乎更多的是奴仆
、

商人

等庶 民
,

以及未任官的士大夫
。

他们未响应李

自成军之招
,

早一步逃 回
。

同时这也反映了当

时江南用非难
、

猜疑的心理对待高官逃 回而未

殉国行为的一种氛 围
。

作为北 京的 信息向江南 第一次传 播的媒

体
,

第二种途径就是塘报
,

这是传递军事情报

的途径
。

在崇祯十七年三月到五月邸报断绝的

一段时间里
,

塘报成为传播北京消息的重要方

式
。

朱传誉先生举 出明末塘报的几个例子
,

指

出
, “

一般来说
,

崇祯年间的塘报大多是军方

直接派人探 报 的 … … 北 都沦 陷后
,

所谓
`

塘

报
’

都是得 自民间的传说
’ ,

.
。

也能举出具体

的例子
,

涉及当时江南传播北京失陷状况的塘

报
。

上海图书馆所编 (甲申纪事》 附载的
“

张

士仪察报思宗溢死及京师情形
” ,

是根据四月

二 日逃 出北京的工匠们的 口述
,

由副总兵张士

仪做的简报
,

于四月二十二 日后发出
,

在其文

尾写道
: “

大变是的
,

日已 久矣
,

四方必闻
,

恐有不肖之念者
,

乘之而起
,

则削平为难
,

莫

若急求亲 王绍 统
,

颁 诏发丧
,

则海 内复知有

君
,

不敢乱动矣
。 ”

《嚼火录》 所收录的 (陈方

策塘报 )
,

与其说是传播信息
,

不如说是揭示

李 自成军的弱点
,

呼吁反攻
。

在冯梦龙 ( 甲申

纪事 ) 的
“

北事补遗
”

中
,

把这份塘报作为资

料来源举出
,

想必与前述 (陈方策塘报 ) 是同

一个东西
。

又前述松江府的讨杨汝成檄文中
,

提及
“

杨御蕃的塘报
” ,

其原文未能找到
,

但

上海人叶梦珠的 (阅世编 ) 卷 10 中有有关 山

3 O

东总兵杨御蕃塘报 的事
。

据此
,

该塘报如此

说
: “

开彰义 门献城者非曹化淳
,

乃张绪彦

也
。 ”

塘报有文书的性质
,

适合特定的官员阅

读
,

而不以不定的多数人为对象
。

但是这些塘

报的内容
,

仍为相当多的人所知
。

作为北京消息的第三个来源
,

是史料中谈

及的
“

北来单
”

或
“

公道单
” 。

冯梦龙 《甲申

纪事》 的序中说
, “

武进士张魁十六 日出京
,

有北来公道单
,

叙忠逆近 实
,

而未及纪事
” 。

他在 (绅士略 ) 中报导在京各官的动向时
.

每

每以
“

北来单
”

为依据
。 “

北来单
”

的形式和

内容尚不清楚
,

但从 (绅士略 》 可以想象到
,

它提供了关于各人
“

死难
” , “

以老释归
”

等信

息
。

前述松江府讨杨汝成檄中有
“

逆孽杨时亮

的办单
” ,

程源 (孤臣纪哭 ) 四月十七 日记事

中
,

也有
“

遇京城逃人至
,

出一单云
,

吏政府

为考选事
,

谕新考选诸臣于初六 日见朝
,

所载

七十余人
”

之语
。

由此推知
,

这些
“

单
”

是李

自成军为联络和统制官僚而发出的东西
。

对于

对京城官僚动静十分关心的江南士民来说
,

正

因为这些
“

单
”

出自李 自成军之手
,

因此可作

为一种直接的史料发挥作用
,

即作为不原谅降

官的解释
。

另外
,

从北京归来者带来的信息和
“

公道

单
” ,

或者是由塘报记录的消息
,

除了通过 口

头的传布之外
,

还以印刷品的形式在江南社会

广泛流传
。

而关于第二次传播的途径
,

则在最

后略做说明
。

据姚廷遴 《历年记》
,

他是通 过
“

小报
”

知北京凶耗的
。

关于小报这种民间报纸
,

在对

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中屡被提及 0 。

不过有关它

的记载却很少
,

特别是能多少显示明末清初小

报内容的史料就更少
。

就此而论
,

(历年记》

中的例子倒是弥足珍贵的
。

姚廷遴的友人所带

来的小报
,

把崇祯皇帝自杀的日期误记为四月

二十五日
,

而且类似的错误还不少
,

是一种很

粗糙的东西
,

也许在重大事件发生后
,

民间发

行的这种印刷品广泛流传
。

《历年记》 中还有
,

“
不一 日大报到

, ”

这个大报是什么呢? 大报与

小报的区别
.

表现在纸张大小与记事长短的不

同上
,

一般还认为更表现在是官方发行还是私

人发行上 0
。

例 如
,

据 《启祯记闻录 )
,

同年

五月
,

南直巡抚郑煊印刷告示
,

广泛散发
,

其

大意是
, “

先帝不幸受害
,

南都大臣魏国公徐
、

兵部大堂史等
,

拥戴神宗次子首藩福王
,

于五



月初三 日登监国之位
·

一众宜安口静听
,

毋生

疑惧
。

此示
。

余十三 日于承夭寺前见之
” 。

当

然
,

《历年记》 中提到的
“

大报
”

与这种告示

的内容是不同的
,

但也许这种发行并广泛散布

的告示或称为
“

大报
” 。

以上讨论了北京陷落的消息是通过什么媒

介传到江南的问题
。

将此问题的具体内容传到

今天的最重要材料
,

是诸如冯梦龙 ( 甲申纪

事) 这类早期的新 闻出版物
。

对这些出版物的

罗列与简介
,

可见之 于谢国祯的 (晚明史籍

考 ) 以及后来的各项研究
。

但对于这些出版物

为江南士民提供了怎样的消息
,

这些信息对江

南的社会形势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
,

还有待于

认真的研究
。

本文限于篇幅
,

且因这些出版物

大多发行于五月末以后
,

超出了本文研究五月

上旬的时限
,

所以只好留待后论
。

结 语

本文只是对崇祯十七年的四 月到五月北京

陷落的消息如何传播到江南社会的问题
,

进行

了一点初步的资料整理
。

在 16 4 4 到 16 4 5 年的

江南社会
,

有关北京
、

南京的消息与社会秩序

问题
,

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例子
,

藉此可以思

考在当时江南士民的生活世界中
,

国家这一机

制所发挥的作用到底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
。

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
,

使人们服从于国家权

力的
,

是国家的暴力机关
、

正统的意识形态等

等
,

但人们对国家权力的服从
,

还要通过上述

要素的传播
,

这两者是同时并存的
。

如果人们

判断社会是安定的
,

那么即使国家的暴力机关

不那么强大
,

通过地方官府
,

地方社会的秩序

也可以得到保障
;
但如果国家权力的存在已经

暖昧不清
,

王朝崩溃的流言四播
,

这时
,

以前

就 已存在的对社会崩溃的判断
,

就会在秩序混

乱的基础上立刻引发恐慌
,

这种恐慌又使秩序

更加混乱
。

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社会的状况可

谓处在国家权力 的空白时期—
更正确地说

,

是 人们意识到这时国家权力处在空 白的时期
。

通过详细分析当时的信息与社会状况的关系
,

了解人们的行动意图或体验
,

也许能从不同于

以往的角度分析
“

国家权力
”

的间题
,

这当然

也只好留待后论 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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@关 于此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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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
五 月二十七 日乃闻神州陆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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④在浙江秀水人李 日华的 《味水轩 日记 ) 里
,

他把所

见到的邸报内容一一做 了记录
。

例如
,

关于万历三十

七年二月初一北京发生的气象异常一事记在了三月九

日的记录中
。

由此可以推出北京信息到达秀水 的时

间
。

类似的例子还有
:

万 历四十二年五月十七 日的宫

女逃亡事件记于六月十八 日
:

次年五月四 日的挺击事

件记于六月六日
:

十一 月一 日的刑部大门外槐树着火

一事记于十二月 四 日 ; 十一 月二十五 日吏部推荐李 日

华为南京礼部仪制司主事的消息记 于十二 月二十七

日
,

等等
。

可见北京的消息基本上需要一个月时间才

能传到他那里
。

关于 《味水轩 日记 ) 中关于邸报的记

载
,

得自滨岛敦俊的指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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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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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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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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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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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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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 7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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